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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一位首席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校园药圃建设，并用一颗炽热的心传帮带中青年教师，为帮助贫困学生筹措资金—— 
徐鸿华：心系下一代的“药圃老园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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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中医药大学大学城校区有两座山，一座叫时珍山，一座叫药王山。山是校区规划图上就有的，原来叫1号山、2号山。从1号山、2号山，靓丽转身为时珍山、药王山，倾注了一位“药圃老园丁”晚年的满腔心血。这位“药圃老园丁”，就是该校首席教授、关工委副主任徐鸿华。

    中药材GAP研究带出一个团队

    1999年，国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建设启动，广州中医药大学投入了作为这个建设工程重要内容之一的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中药材GAP）研究。已是66岁的徐鸿华勇担重任，带领他的同事和研究生组成学术团队，开始了涉及国家、广东省、广州市3个级别的科技攻关课题项目：包括砂仁、鸡血藤、凉粉草等30种岭南中药材GAP研究。

    从那个时候起，徐鸿华带领学术团队，足迹遍及从粤东北到粤西南的12个地级以上市及其县区，与15家企业合作，推行政府政策激励、企业牵头、科技引领、农民参加的方针，通过“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在各地建成了30个岭南中药材品种规范化种植（养殖）基地。

    这些基地的建立，为周边地区提供了示范作用，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种植（养殖）中药材的积极性，不但有效地调整了农业产业结构，而且显著地增加了农民经济收入。如梅州市的平远县，建成了广金钱草、鸡血藤、凉粉草等11个岭南中药材品种规范化种植基地，仅鸡血藤、凉粉草的种植面积就达4万多亩，使中药材种植业成为该县农业经济新的增长点，光凉粉草年产值就达2.2亿元；还辐射带动了本省周边县市和赣、闽等周边省份种植，年产值也有1.5亿元。平远县因此被授为“中国仙草之乡”。

    笔者见到已经82岁高龄，但面色红润、精神矍铄的徐鸿华时，他拿出两本书，一本是《30种岭南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技术》（以下简称《30种》），另一本是《广州中医药大学药王山中草药图谱》（以下简称《图谱》）。

    《30种》概述了每一种中药材的来源、开发利用、原产地及分布，并介绍其生物学特性、物种或品种类型、种植地、种植技术、主要病虫害防治、采收加工、留种技术、质量标准及检测、包装储藏和运输等，此外还有每一个中药材品种的《规范化生产标准操作规程》（SOP）。

    徐鸿华说，《30种》反映的是中药材“就地”保护的成果，而《图谱》反映的则是中药材“迁地”保护的成果。他说，广东省中药资源种类多，蕴藏量大，但随着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和人口增长，医疗、保健用药需求量猛增，加大了对中药材资源的开发利用，导致许多野生资源开采严重，造成物种消亡或濒临灭绝。为了更好地保护中药材资源，他在该校占地4万多平方米的药王山上，将从各地收集到的1200多种植物药种质资源迁移至山上，其中90%以上是岭南中药材品种。《图谱》分解表药、清热药等20类，每味药物的内容大多包括正名、别名、来源、性味、功能、主治等6项，还配以原植物彩色图片。

    一个“就地”保护，一个“迁地”保护，“药圃老园丁”徐鸿华保护中药材资源的眷眷之心，在两本书上尽显。

    据粗略统计，徐鸿华学术团队16年来，共正式发表论文300多篇，出版学术专著2本以及单品种栽培技术书籍15本，获得包括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奖二等奖、广东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在内的各级科技成果奖励共12项。该校有17位中青年教师在跟随徐鸿华翻山越岭、种药研药的艰苦磨练中不断成长，成为中药资源学术领域的骨干力量，其中一人成为珠江学者，12人晋升为教授。还有，30个基地有数十名技术人员在徐鸿华学术团队的实地指导中得到了实惠。

    到了晚年，一直以一颗炽热的心去传帮带中青年教师的徐鸿华，对该校关工委开展“青蓝工程”的意义心领神会，积极参与其中。从2009年起，他应该校中药学院关工分委的邀请，担任青年教师和辅导员导师，经常与青年教师和辅导员座谈交心，用自己作为一位“全国模范教师”的为师之道，对青年教师和辅导员们言传身教，帮助一位位青年教师和辅导员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校区“四化”服务科研科普

    2003年，广州中医药大学成为进入广州大学城的高校之一。在规划建设大学城校区的时候，年届古稀的徐鸿华众望所归地担任该校大学城校区绿化药化工作规划小组组长，为新校区“四化”，即绿化、药化、美化、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实际上，该校大学城校区提出“四化”建设目标，就是从徐鸿华早年提出的校区绿化规划建设“三化”结合理念延伸而来的。

    1975年，由华南农业大学一个系的副主任调任广州中医药大学，接受筹建该校药学系（后改称中药系）重任的徐鸿华，先从“药圃园丁”做起，学校要求他先把药圃管起来。该校当时只有三元里校区，称作“药圃”的，被一条校道分成两片，不但规模小，而且环境差，改造、建设、维护难度都很大。徐鸿华知难而进。西片以盆栽为主，几百种中草药植物摆放在一块块架设起来的水泥板上，井井有条，生机盎然；东片种上了降香、沉香、檀香等，成为重要的“香”气横溢的南药栽培研究基地。当两片药圃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师生面前，徐鸿华的校区绿化规划建设能力也被学校领导发现。他进一步提出“绿化、药化、美化”的“三化结合”方案，得到学校领导的批准，并被授予全权负责校区绿化规划建设工作的重任。于是，校园里，芒果路、榕荫路、红棉路等一条条药味十足的校道出现了。

    有了三元里校区绿化规划建设的宝贵经验，徐鸿华把伫立在大学城校区的两座山头视为宝贝。但在占地70万平方米、计划建成50万平方米房子的新校区建设初期，重点放在建房上是可以理解的。此时，徐鸿华也把眼光盯在必须与房子同步建设的校道上。

    与时俱进，“三化结合”发展成“四化建设”，“文化”怎么体现？2003年6月28日，徐鸿华参加该校大学城校区绿化药化规划座谈会。他提出，文化需要积淀，三元里校区有的，大学城校区也应该尽量有，让在校学生在校园里可以随处学习辨识中草药，让广大人民群众进入学校校园，犹如走进一个中药公园。于是，该校大学城校区教学区校道名称慢慢定格，环校路分成4段，和4个出入口通往环校路的4条道路，分别命名为榕荫路、芒果路、红棉路等，并在相应校道两边陆续栽种了榕树、芒果、木棉等。

    2007年，该校大学城校区房建工程接近尾声，徐鸿华认为“造山”的良机来了。他向学校申请120万元的经费得到批准，1号山、2号山分别命名为时珍山、药王山的方案也得到认同。他这样想：中药学生学习《药用植物学》是按药用植物种类来学习的，时珍山就按药用植物种类来分类种植；中医药学生的《中药学》，是按药效来学习的，药王山就按植物药的药效来分类种植。

    时珍山、药王山建成以后，既成为该校学生学知识搞科研的重要场所，更成为向其他高校和远近中小学的学生进行中医药科普教育的重要基地。这两座山，是设在该校的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延伸的室外场所，人们到广东中医药博物馆接受中医药科学普及，一室内一室外，一标本一植物，一具体一生动，相得益彰，令人流连忘返。

    据广东中医药博物馆提供的数据，仅2015年第一季度，就有28个国内外团体共组织1900多人前来参观，其中中山大学药学院3批共128人，华南理工大学37人，南方日报小记者团两批83人，广州市朝阳小学80人。

    以身作则扶贫助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关工委2009年倡导建立关心下一代助学基金会，徐鸿华义无反顾地兼任关工委扶贫帮困助学工作组组长，负责筹集关心基金的具体工作。

    徐鸿华首先带头捐款。2009年6月5日，该校关工委向全校离退休老同志发出《每人每月拿出十元钱帮助贫困学生过难关》倡议书。从那时算起，到今年第一季度，总共70个月，徐鸿华捐款18次，总额7000元，平均每月100元。他个人捐款的金额不是最多的，但捐款的次数则是最多的。

    徐鸿华出生于广东梅州一个贫困小山村，小时候曾因生活难以为继而两度辍学，是政府的助学金和老师、同学的不断接济让他完成学业。所以他深深感到，力所能及地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

    徐鸿华想，校内的老师，特别是已经离退休的老同志，虽然生活过得去，但大都远远达不到富裕，动员他们捐款助学，以此凝聚全校离退休老同志关心下一代的力量还可以，要较大程度地帮助家庭贫困学生解决问题，还得动员社会的力量。他的第一个目标，是他长期以来提供岭南中药材品种规范化种植技术支持的广东南台药业有限公司。2010年5月4日，该公司决定捐款3万元，在该校设立关心下一代南台药业助学金。该公司董事长说：“我们捐款帮助一些经济上暂时有点困难的同学，是因为深受徐鸿华教授的影响和感染。如果我们这么一点微薄之力，能够对同学们成长成为像徐鸿华教授这样受人尊敬的优秀人才发挥一点作用，那就太值得了！”

    徐鸿华就是这样，动员企业家捐资助学，总是把捐款的企业家请到助学金颁发现场，让他们深刻感受解囊相助的重要意义，还清楚自己的捐款花到哪了，更加觉得钱花得值，花得开心。也是徐鸿华动员，在该校设立关心下一代美善堂助学金的美善堂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也陆续捐款。

目前，两家企业向该校关心下一代助学基金会捐款89万元，占该基金会迄今为止的社会捐款162万元的55%。徐鸿华为该校关工委扶贫帮困助学撑起了“半壁江山”。
（注：本文原载《中国中医药报》2015年6月5日第三版科教专版；学校关工网站转载时间：2015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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